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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党、小偷仅仅是这个危机溢出到内地的一部分。内地人能看到的，仅仅是水面上的冰山。  

我相信在内地的维吾尔族同胞在碰到小偷和“切糕党”这个问题时，会反覆强调说，这不是

维吾尔人的全部，维吾尔人不应被因此妖魔化。但是，如果不正视这类正在日益腐蚀维吾尔社会

肌体的现象，尤其是它背后整个的社会危机，维吾尔社会很快会变成一个让人痛惜的沉沦的民

族。  

民族政策掩盖维吾尔社会危机在新疆维吾尔主流社会，对各种在内地谋生的维吾尔人统统用

“口里齐”这个称呼，“口里”即内地，“齐”即汉语中者的意思。对那些在内地从事正当职业

的人来说，被人称呼爲“口里齐”是个非常郁闷的事，因爲它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暗示是不良

职业从业者。对热爱商贸的维吾尔人来说，并无轻视小商贩的传统社会成见，对“口里齐”的成

见则来自这个群体极大比例在从事非法和灰色的活动。因爲他们太熟悉知道周围某个并无一技之

长的人从内地回来后突然富起来是因爲什麽原因。而南疆的旧手机市场上，那些手机来自哪里，

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对在内地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往往他们看到的本民族的非法甚至犯罪活动的普遍程度，

要明显高于汉族社会，因爲他们才能更敏锐细致地发现哪些小食品店表面上是在卖餐饮，实际上

底下是在贩毒或做盗窃团伙的活动据点。而流浪儿的小偷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拐卖和扒窃，还有

吸毒、暴力、家庭瓦解等一系列问题。  

官方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甚至讳疾忌医地打击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和暴露者，维吾尔知识分

子群体只能在每一轮类似问题发酵在舆论被引爆时进行被动解释时，汉族社会看到的新疆问题只

有两个方面：东突问题、犯罪问题，而上述问题真正的社会土壤：维吾尔族的社会危机几乎无法

进入公衆视野。 

我相信今天很多汉族人已经在内心里认爲，维吾尔人就是犯罪民族，甚至我注意到许多现在

宣称是新疆问题研究者的人，其言语中流露出的观念也是如此。我最担心而且认爲事实上可能真

是如此的一种情形就是，新疆地方官僚集团会普遍认爲，维吾尔社会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这显

然未必是他们最在意的工作），仅仅是因爲维吾尔人自身的问题，比如他们的文化传统，比如他

们的宗教信仰。  

这种观念下，甚至可以很好地爲遮掩和禁止暴露新疆现在严峻的社会问题找一个冠冕堂皇的

理由，就与内地警方对自己眼皮底下从事非法活动的维吾尔族人群视而不见且禁止公开讨论一

样，说是爲了“不伤害民族感情”。  

如果将来注定有更大的灾难，我想这便是最深切的根源。  

人口和就业的双重压力新疆维吾尔社会今日面临的问题，是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

人，完全无法融入现代社会，按照民族大学伊力哈木先生的说法，就是无法由传统的农业和手工

业社会转变爲现代工商业社会。  

维吾尔族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南疆三地州，700 万人密集居住在几片互不相联的绿洲中，人地

矛盾极爲突出。维吾尔族社会平均年龄大大低于汉族，而青少年几乎找不到进入现代工商业的就

业机会。南疆小县城里，因爲大量年轻人无所事事，遂有了台球爱好者占人口比例也许是全世界

最高的奇观。  

此外，内地的廉价而丰富的物资以及规模化的资本在改善其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城市传统

手工业和商业爲生的人造成最直接的生存冲击。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是新疆维吾尔社会危机的

物质因素。 

    道德和传统价值崩塌 

同样严重的是精神因素。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流行和影响，迅速在维吾尔社会依照年龄和

身分（吃国家饭与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形成了巨大的观念鸿沟。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和

道德体系，也因人群不同，或瓦解奔溃，或转身更虔诚地投入宗教的怀抱以寻求慰藉。传统维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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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社会，阿訇或“长老”是道德秩序的体现者和维系者，今天旧城改造和社会组织的重构，使这

种基于熟人社会的道德和价值体系早已无法维系。像吸毒贩毒问题，在第一波经商致富者出现时，

就开始出现并四处泛滥。  

精神危机的作用，使得今天的新疆维吾尔社会，一方面在乡村和一些城镇，有着远比内地汉

族社会更淳朴和善良的民风，另一方面，社会风气和道德败坏，同样远非汉族社会可比。切糕党、

小偷、贩毒、卖淫等现象，带有极大的地域性特征，甚至对当地不同职业的居民收入对比，都构

成了极大影响。这不能不认爲是道德和价值失序、瓦解背景下的坏车示范效应。  

不能不提的是，面对现代化冲击的恐慌，对社会礼崩乐坏的排斥，愈来愈多的人只能投身宗

教的怀抱以求宁静，这种剧烈的变化，甚至可以从最近几年人们服饰妆扮的变化看出来。宗教的

抬头当然会被地方政府视爲不安定因素，强力打压就顺理成章在所难免，而民族矛盾的进一步紧

张对立则是势所必然。  

我个人认爲，所谓的东突分离主义远没有人们通过官方描述想象得那么严重，但复杂深切的

民族矛盾却要比我们所能感受到的要广泛得多。甚至我曾从内地民间反扒小组那里听来这样的故

事，他们在抓获小偷后，居然有人跑来要人，且声称偷点东西为什么要抓，你们从新疆抢了那么

多东西，我们偷几个手机有什么不可以的。犯罪活动为自己寻找到了政治上的正当性，你难道仅

仅是将之视爲一种狡辩么？我听到的最黑暗的故事，是一位到内地协助打击小偷的维吾尔族警

察，从一个受强烈民族自尊心驱使的尽职尽责试图拯救堕落天使的好警察，很快由于绝望压抑最

终变成有一大帮小偷的老大。 

 民族性的“失败社会”  

今日中国深陷严重社会危机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像大批人进入内地从事非法活动的问题，

当然远非维吾尔人，只不过由于维吾尔人在语言上异于汉人，更容易被观察留意，而其他地方的

同类问题，只会在警察那里因爲犯罪登记时被注意到，地域性的问题也很难像维吾尔族那样上升

爲对整个民族的印象。社会问题带有强烈民族性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四川凉山州的彝族，问题

还要严重得多。  

但两者有大量高度相似的外在表象，比如大量人口贩毒吸毒，大量小孩被拐卖在内地从事扒

窃甚至入室抢劫。据一位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统计，凉山被抽检到的孕妇中，HIV 感

染者比例已经接近 10%。仅从这个数字和成年男性犯罪率来看，说它是个失败社会应无不妥。  

两者对比，其高度的共性就是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生産方式在受巨大冲击的同时，都无法有

效融入现代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法进入汉族人为主体的社会分工当中。凉山州彝族社会的

问题更大，或许是因爲其人口总量较小，原有的社会组织更加脆弱。  

急需反思的民族政策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无法有效融入归结爲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直接因素，语言的原因、教育水

平的原因、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所以，在新疆，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大力推广双语教育。  

我们即便不谈双语教育实质上更像强推汉语教育，仅就一刀切政策，使得不具备师资力量的

部分贫困落后地区实际上两种语言都无法有效掌握而言，就不能不担心它最终的效果。尤其是，

虽然官方大力推行双语教育，但教育资源因民族不同而有极大不平衡的局面并无根本改观。如果

涉及到一个传统生産生活的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观念重建、价值重建的种种困惑，这个问

题就要更爲复杂而艰难。  

就今日的汉族社会而言，虽然转型痛苦尚不算严重，但从精神和价值上而言，还不能认爲已

走出前现代社会。而面临着现代化与“汉化”无法区分困境的维吾尔精英（官方推进的现代化显

然就是汉化），在平衡现代与民族传统上，要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何况，他们只能自己呆在家

里独自思考，在今日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公开讨论不可能存在。  

至于那些物理上远离现代社会的维吾尔农民，其实在 1980 年代后期开始，就已注定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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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现代文明绝缘。此前，官方在民族问题上的投入，以及汉语世界本身搭载的现代信息和观念

就少，维吾尔语和汉语作爲渠道，在接受现代信息上差别不算太大，但此后，市场的伟力使汉语

成爲一个搭载现代信息和观念极高的平台，至于维吾尔语，严厉的市场管制和官方投入的减少，

维吾尔人已很难从其精英那里获得现代信息。他们是一个被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抛弃的人群。小

偷和切糕党，是这个社会能自发找到的极少数融入其中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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